
09月 沉默的怪物逃避一切 
 
  
  
　　城堡因五年一度的三巫鬥法大賽即將到來而熱鬧起來，而菲比．費森登的世界仍一如往常地

運轉著，除了一封由貓頭鷹郵局帶來的信。 
  
　　「——我不喜歡說重話，但我要鄭重地警告妳，菲比．克莉絲．費森登。今年妳要是再故意不寄

信回家，並且又不替妳爺爺準備哪怕只要五英鎊價值的生日禮物的話，下學年開始妳休想拿到一

分一毫的零用錢。 ——對妳非常生氣的媽咪梅西。」 
  
　　沿著折痕重新折起手中還沾著麻瓜香水味的粉嫩信紙，貝娜．萊特小心翼翼將紙張塞回信封

袋中，帶著一臉的緊張湊向坐在床邊的菲比：「超不妙的，貝娜覺得菲比的媽媽感覺真的超生氣的

喔？那個，爺爺的生日是什麼時候？之後我們不是可以去活米村嗎，到時一起找找有沒有能當禮

物的東西？」 
  
　　「嗯……」一如往常緩慢的回應，菲比皺眉重新閱讀了一次母親充滿警告的信件，只覺得自己稍

微被城堡帶動的雀躍感像是被澆了一盆冷水那樣熄滅，心情盪到谷底——她並不是真的在乎零

用錢的事情，雖然那也非常重要。 
  
　　無聲嘆了口氣，她把信紙粗魯地塞進自己的背包中，這才回應貝娜的疑問：「在下禮拜……來

不及。」 
  
　　「欸、不會啦——稍微遲到一點的話也沒關係吧？」顯然相當擔心的貝娜慌張地提議：「因為、

貓頭鷹的速度也不能保證對吧？所以會有誤差……這樣說起來，如果不去活米村，現在從郵購目

錄上挑禮物然後填家裡地址的話，說不定也能準時送達！」 
  
　　「妳還真擔心我的零用錢？」 
  
　　「不是啦——貝娜擔心的是菲比被罵耶！」貝娜露出有些不服氣的表情，伸手理平菲比翹起的

瀏海：「真是的……我們等一下上課的時候去問莉琦吧？最新一期的應該在她那裡，順便能問她

對禮物有什麼——」 
  
　　貝娜的聲音被猛然打開的房門打斷，兩人的室友帕爾米菈晃著雙馬尾探頭進來，朝她們眨了

眨眼：「妳們果然還在這裡——已經要上課囉？」 
  
　　「啊——！」貝娜立刻跳了起來，一把抓起自己的背包：「不小心聊到忘記了，我看看……還有五

分鐘，菲比有記得帶黑魔防課本嗎？已經帶了？哇啊啊，要用跑的過去了——」 
  
  

※　※　※ 
  
  



 
 
　　基本上，菲比根本沒聽見克蘭西教授在說什麼。 
  
　　儘管不是第一次和其他人一起在走廊衝刺趕著上課，但暑假日夜顛倒整整糜爛了兩個月的菲

比早已沒有上學期末時的體力，從雷文克勞塔衝下樓梯再奔往黑魔法防禦術教室對她而言是可

怕的酷刑。 
  
　　如果是平常，她肯定會選擇進被子裡睡過課堂，但克蘭西教授與維傑卡教授是菲比心中最不

好招惹的教授前兩名，再加上幾個月前黑魔法防禦術測驗上的小摩擦，菲比不得不出現在課堂裡

頭——儘管昏昏欲睡的她根本什麼也聽不進去。 
  
　　更慘的是，今天還不是純理論課程。 
  
　　能讓她好好入睡的桌椅被推到一邊，雷文克勞與史萊哲林的同學們嘰嘰喳喳地低聲討論著什

麼，一面排成歪七扭八的藍綠列隊。 
  
　　菲比揉著眼睡眼惺忪地被貝娜帶進列隊，從身旁飄過的東方藥草味讓她知道琥珀排到了自己

身後，她困惑地張望四周問道：「現在要幹什麼？」 
  
　　「欸、妳沒聽到嗎？」身前的貝娜明顯嚇了一跳，她連忙轉頭替菲比解說：「接下來要輪流對付

幻形怪——就是，會變成我們恐懼的東西的某種奇獸，然後我們要用『叱叱，荒唐』這個咒語對付

牠。」 
  
　　確實，在自己嚴重恍神的期間，班上同學似乎有跟著教授複誦過這個咒語，音節在菲比昏昏欲

睡的腦中殘留了些許印象。她點了點頭，慢吞吞地從口袋抽出魔杖嘗試：「叱叱，荒唐……嗯。」 
  
　　「還不只這樣。」貝娜迅速看了一眼隊伍前端，她的面前是莉琦毛躁的綠色後腦杓：「好像要很

久……嗯，總之，施咒的時候要想著好笑的東西，這樣才能把牠們變得不那麼可怕。」 
  
　　「……好笑的？」 
  
　　「因為幻形怪怕笑聲。」身後的琥珀開口了，抓著菲比的長袍湊向兩人：「所以要把牠們變成好

笑的東西，笑出來以後才可以擊退。好笑的東西我可以想很多喔？暑假的時候我看了一本同人誌

，裡面每個人都用歌劇的方式在說話——」 
  
　　「這樣啊。」菲比打斷開始偏題的琥珀：「所以……進去，施咒，笑？奇怪的奇獸……」 
  
　　「但是，問題是不知道會看見什麼……」貝娜苦惱地說：「要是超大的蟲子——光想想雞皮疙瘩

就起來了！」 
  
　　確實，那種東西不管誰都會覺得噁心，菲比在心裡悄悄附和，跟著隊伍前進了一步。慣例的，

貝娜與琥珀隔著她討論起關於蟲子的話題，而這個話題又被琥珀帶偏，講起日本北海道幾乎沒有



蟑螂的事，菲比的心思也跟著兩人一來一往的對談飛向遠處。她想起一小時前母親透過貓頭鷹郵

局寄來的信，困擾地皺起眉來。 
  
　　祖父的生日禮物——正是明白這個日子快要到了，菲比才刻意不寫信回家，好讓沒有貓頭鷹

的家人無法回信催促。然而她太天真了，也不曉得母親是怎麼說服一個巫師帶她進入斜角巷的，

夾帶著母親怒氣的信還是強硬衝進寢室窗口，逼迫菲比面對這個討人厭的事實。 
  
　　其實這件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像往年一樣無視就好。她確信母親不會達成信裡的誓言，即使

母親真的決定斷絕她的金錢支援，父親也一定會苦笑著偷塞一些英鎊給她，她根本不受威脅，母

親堅持要她和祖父打好關係這件事才是她真正困擾的地方。 
  
　　費森登家的每個人都知道，家中最年老的長輩伊格納茲．海伍德一點也不喜歡孫女菲比．費森

登。 
  
　　儘管臉孔都模糊了，但菲比還是有些與祖父愉快相處的記憶的，那是在她從未展現過任何神

奇的力量，與黛比只有大人膝蓋那麼高的時候。她們兩人會坐在祖父的腿上，聽識字不多的祖父

用有些破碎的句子讀著繪本，到後來祖父會在只有短短十個單詞的頁面裡靠圖片講上好幾分鐘，

最後她們兩人記得的都是祖父版本的童話故事，說給鄰居的孩子聽時還被嘲笑了很久。 
  
　　到現在，菲比就連祖父讀過哪些故事都記不清了，殘留在記憶裡只有三人的笑聲、黛比在看見

仙子精靈插圖時驚嘆的表情，以及過瘦的祖父那雙坐起來不怎麼舒服的大腿而已。 
  
　　接下來有關於祖父的回憶，只剩下一連串陌生的背影、緊閉的門板，和異常冰冷的聲音。 
  
　　祖父厭惡不平凡的她，菲比實在不了解為什麼母親從不放棄想修復他們的關係。有些時候，包

含現在——菲比會忍不住惡意地揣測，也許母親是害怕在公公眼中失去地位，畢竟她生下了祖父

口中的『討人厭的怪物』，如果不好好相處的話，有天她也會被拒於門外——之類的。 
  
　　儘管她知道自己的猜測一定是錯的。 
  
　　吁了口氣，菲比煩躁地抓起自己頭髮把玩。不知不覺他們已經來到關著幻形怪的布簾前方，講

台前的巧克力比開始的時候還要少了許多，教室不知不覺被某種微妙的不安氣氛環繞。 
  
　　「到妳了，萊特小姐。」 
  
　　隨著克蘭西教授的呼喚，貝娜深吸了一口氣，握著魔杖小心翼翼鑽入布簾中。菲比剛到唇邊的

『加油』還來不及說，就這麼卡在舌尖，被她默默地吞了回去。 
  
　　「貝娜會看見什麼？」琥珀再度抓住菲比的袍子，伸長脖子試圖看見布簾內的景象：「沒有動靜

，如果是巨大蟲子的話，應該外面也會看得到。」 
  
　　「肯定不是。」菲比咕噥。 
  



　　「那會是什麼？貝娜的恐懼。啊……菲比的又會是什麼？」 
  
　　「我……」會是什麼？菲比的腦袋一片空白，她覺得自己知道答案，卻又不認為那會是正確答

案。避開琥珀彷彿會刺人的視線，菲比迎上面前克蘭西教授的目光，忽然感到一陣緊張，她好希

望自己剛才選擇繼續盯著琥珀。 
  
　　「費森登小姐。」明明貝娜還沒走出布簾，克蘭西教授卻和菲比搭話了：「我本來以為妳這學期

專心很多，看來只是我的錯覺——感謝梅林讓妳有一群好朋友。」 
  
　　是該感謝，菲比悶悶地想。 
  
　　「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學習怎麼應付山怪的時候，妳至少會知道自己要面對什麼東西，否則那隻

山怪就會躲在信封裡面寄到妳家去——我是指，妳的成績單。」克蘭西教授一面嘲諷地說著，一面

推了推眼鏡，視線瞥向一旁的布簾：「……到妳了。」 
  
　　菲比緊繃的神經頓時放鬆下來，她轉向剛走出場地的貝娜，發現她雙目通紅，但仍擠出笑容開

口鼓勵了菲比，接著快步走向一旁。望著貝娜晃動的馬尾，菲比皺起眉頭，趕在被克蘭西教授催

促前進入布簾。 
  
　　就像被下了咒語般，四周的噪音變得沉悶而遙遠，世界只剩下菲比與面前的老舊箱子。 
  
　　她輕點魔杖，箱子碰地一聲彈開，有什麼東西迅速竄了出來，在菲比來不及跟上的下一秒變成

了懸浮在空中的一隻手，粗糙且帶了許多傷痕的細瘦手指指向她錯愕的臉孔。 
  
　　粗糙的、帶了厚繭的、細瘦的手指。 
  
　　從手指到手掌都佈滿皺紋，指甲被修剪得歪七扭八，連接手腕的手臂看起來細得一捏就斷，能

清楚看見青色血管的纖細手臂一路延伸到上臂附近，最後消失在一個彷彿在空中被劈開的狹窄

黑色空間中。 
  
　　她記得那是誰的手，她過去曾見過一模一樣的場景。當爺爺伊格納茲第一次拒絕她進入他的

房間時，正是從門縫伸出他那隻好像隨時都會斷成兩節的手臂，一面用殘忍的話語驅趕她，一面

憤怒地將指尖戳向她的前額。 
  
　　……為什麼只有手臂呢？ 
  
　　「叱叱，荒唐。」 
  
　　手掉下來了，摔在地上變成一條看起來困惑不已的蛇，那隻蛇吐著蛇信，搖晃腦袋張望四周，

接著開始追著自己的尾巴緩慢繞圈。 
  
　　明明是相當可愛的場景，但菲比笑不出來。 
  



　　她蹲下身看著那條蛇在地上爬行，咒語的成功對她而言毫無實感，反而更像是待在夢裡那般

虛幻。菲比伸手想觸摸那隻蛇，但這東西的真身是幻形怪這點阻止了她的動作，她舔舔乾燥的唇

角，起身離開這個空間。 
  
　　「菲比？」琥珀對著菲比的背影呼喚，但菲比沒有理他，她刻意踏著和平時差不多的緩慢步伐

穿越人群，抱緊從桌椅間撈回的背包。 
  
　　如果沒有笑出聲的話就不算成功吧？菲比思索著，悄悄將目光投向台前的克蘭西教授。幸虧

教授似乎不會在這堂敏感的課程上多說些什麼，也沒對她的「失敗」發表感想，這讓不擅於應付克

蘭西教授的菲比稍微鬆了口氣。 
  
　　有多少人是成功的呢？她不禁感到疑惑，畢竟在恐懼面前施展咒語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了，

還要能立刻笑出聲來的話，怎麼想都是天方夜譚。 
  
　　在恐懼面前…… 
  
　　菲比皺起眉頭，她盯向關著幻形怪的布簾，想起現在應該是阿倍野琥珀待在那裡面——那個阿

倍野會看見什麼？不知怎麼地，菲比感到非常的好奇，如果她現在還站在布簾旁的話，她幾乎會

伸手偷偷掀開一角，看看那個彷彿跟眾人之間隔著一道玻璃牆的男孩究竟會害怕什麼？ 
  
　　最後她沒有上前偷窺，琥珀一臉平靜地走了出來，課程也在十幾分鐘後結束，同學們在鈴響中

嘰嘰喳喳離開教室。 
  
　　「菲比——不去餐廳嗎？」站在交叉路口，貝娜一臉疑惑地看著走向反方向的菲比。 
  
　　「寄信。」菲比面無表情的回答，她晃了晃手中那封母親的信：「趁她學會寄咆哮信以前。」 
  
　　貝娜立刻笑了起來：「這可比找貓頭鷹寄信還要難——那樣菲比還會來餐廳嗎？貝娜要幫妳留

午餐嗎？」 
  
　　「都可以。」 
  
　　「我知道了——會送到妳的床頭的！」 
  
　　聳聳肩告別貝娜，菲比邁步往雷文克勞塔前進。 
  
 

※　※　※  
 

　　所以，為什麼幻形怪只變成了記憶裡那隻手腕，而不是祖父本人呢？菲比思考了一路，卻始終

沒有確切的結論。 
  



　　也許這只代表了比起祖父本人，她更害怕自己被祖父拒絕的那一瞬吧，那份記憶殘留在腦中，

最後被幻形怪用這種方式呈現——是這樣嗎？菲比總覺得自己想多了，也許那只是因為幼小的

自己能記憶的事物有限，幻形怪才忠實呈現她短暫人生中最害怕的一刻……這跟前面的結論有

任何不同嗎？菲比煩躁地發出嘖嘖聲。 
  
　　仔細想想的話，像這樣分析自己才是最愚蠢的。 
  
　　菲比在無人的寢室裡輕哼一聲，一古腦將自己行李箱裡的東西通通倒在床鋪上。各種平日用

不到的雜物立刻佔據了她的床單，空氣中還飄著沈澱在行李箱底部兩年多的灰塵與小紙屑，一盒

麻瓜迴紋針撒落一地，在去年的王十字火車站外收到的廣告傳單飄飄盪盪地飛向室友的桌邊。 
  
　　簡直像是垃圾箱，菲比幾乎能想像貝娜進門時驚恐的叫聲與表情。 
  
　　她無力地垂下肩膀，拎著空箱子茫然地望著雜物山好一會，才勉強伸手準備從裡面挑出一些

足以當做禮物的東西。 
  
　　最好是只有魔法世界才有的、特別的物品。她想祖父或許不會喜歡這種東西，但梅西等人看見

從沒看過的物品時，肯定會覺得她相當用心——大概吧？菲比不負責任地想著，把多出來的一隻

土撥鼠抱枕夾進腋下，然後拾起兩捆魔法膠帶、三個納特、一隻巧克力蛙、一顆在交誼廳撿到的

多多石、一枚寫有「COAST」的扭扣、一條自動清潔抹布、一隻從沒用過的羽毛筆、一頂已經變得

枯黃的草莓寵物造型帽，通通塞進她前幾天郵購雜物時附贈的伸縮紙箱裡頭。 
  
　　滿意地看著自己的成果，菲比拿起一捆羊皮紙在紙箱外頭纏繞了好幾圈，接著貼了一張紙草

草寫上家裡的住址與祖父的名字，接著從抽屜裡抽出一張原本打算在聖誕節使用的賀卡，猶豫地

停下動作。 
  
　　該寫些什麼？菲比空白的腦袋裡除了最基本的「生日快樂」外再也想不出別的，但梅西又可能

對她只寫了罐頭祝福這點發怒，這讓她無比困擾。 
  
　　祖父不喜歡她，他們完全沒有相處的必要，菲比不曉得該怎麼做才能讓母親明白這點。比起菲

比，黛比的親吻和祝福顯然更重要許多，也許自己寄回家的包裹還會壞了祖父一整天的好心情

呢？ 
  
　　但是，她這回會動手寄包裹回家，本來就不是為了要替祖父祝賀，而是想應付麻煩的母親——
以及「克服」對祖父的「恐懼」。想到這裡，菲比便對自己的隨意釋懷許多，她提筆用比剛才工整許

多的字跡寫上祝福。 
  
　　生日快樂。 
  
　　就連落款都沒有，簡單到不行的生日卡，用的還是她身上最便宜的黑色墨水。 
  
　　但菲比非常滿意，她把賀卡綁上包裹後隨意放在床邊，接著揮手將床上所有雜物掃到床尾，自

己則向後倒進柔軟的被窩中，抱起枕頭旁有些髒兮兮的土撥鼠抱枕翻滾。 



  
　　她才不怕祖父！是的，沒錯，幻形怪證明了這一點，她害怕的不過是那天祖父將她轟出門時指

著她的那隻手而已，雖然她不太明白那是為什麼。 
  
　　既然不害怕，那麼送禮什麼的也是小事一樁，她才不在乎祖父想不想要收下，畢竟她只是遵從

母親的命令而已，對。 
  
　　沒有什麼好擔憂的，不管是祖父的反應、母親的反應、暑假和祖父碰到面時可能會有的任何狀

況、禮物的下場、黛比的嘲笑、父親為難的臉龐……都沒什麼好擔憂的，她盡力了，不是她自願

的。 
  
　　雖然她平常不太計較這種事情，但畢竟祖父也好多年沒給她生日禮物了，這很公平，沒什麼需

要擔心，沒什麼需要害怕，這一切都很合理。 
  
　　「啊——好煩……」 
  
　　她真希望明年暑假可以不用回家。 
  
 
  

※　※　※ 
 
 
  
　　捧著邊角被撞凹了一塊的沈重包裹，文森特．費森登站在門前做了三次深呼吸，這才抬手敲響

自己父親的房門：「爸？」 
  
　　沒有回應，就好像這扇特別破舊的門後什麼人也不在似的，文森特嘆了口氣。家中三樓以上的

空間都是屬於父親的，他也不是那麼喜歡走進這裡打擾自己年邁父親的生活，但總是有這種必須

和對方面對面溝通的時刻。 
  
　　「爸——我要直接進去囉？」 
  
　　拉開嗓門這麼喊後，文森特便不再等待父親可能一輩子都不打算給的回應，伸手直接轉動門

把，老舊的門發出咿呀聲響後被緩緩推開，一股熱氣撲面而來，迫使文森特在門口停下腳步。 
  
　　「老天，現在才九月。」他看著已經被點燃的壁爐喃喃自語，躊躇半晌後邁步走向坐在壁爐前凝

視火焰的老人：「爸？」 
  
　　「你沒把門關上。」老人頭也不回，用沙啞的聲音開口：「去關上。」 
  
　　「現在才九月——」 
　　「關上。」 



  
　　揉了揉鼻子，年過三十卻像個小孩一樣被責罵，無奈的文森特只能按照指示關上房門，一面唸

道：「這樣很熱，我想這對身體不太好，梅西一直在擔心……噢，算了……」 
  
　　爐火前傳來冷笑聲，伊格納茲．海伍德從爐火邊站起身來，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蒼老、細

瘦、嬌小，混濁的天藍色雙眸彷彿沒有聚焦，一頭稀疏白髮貼在腦袋上。他伸手扶著沙發邊緣前

進，文森特抬手一副想要攙扶的模樣，但卻沒有真的觸碰觸碰對方，擔憂的表情在伊格納茲順利

坐下後才解除。 
  
　　「我還不用你露出那種表情擔心。」伊格納茲抬起眉毛厲聲說道，一邊用微顫的雙手替兩人倒

茶：「覺得熱的話就喝茶……已經冷了，多好。冷茶，配熱得出汗的房間，還有你的抱怨，哈。」 
  
　　「噢，謝謝。」文森特言不由衷地道謝，他把一直抱在懷裡的包裹放到茶几上，決定直接進入正

題：「給你，你的生日禮物。」 
  
　　「上帝，你們早上就已經把禮物給我了，那件新的衣服還掛在那裡，看？還有我們面前這組茶

壺，記得嗎？我可不記得你有健忘症，文森特，還是你已經比我先老了？」 
  
　　似乎很滿意自己說的笑話，伊格納茲在說完後便自顧自地笑了起來，手裡的茶因此濺了一些

出來，直到文森特再次開口：「不是我們的，是菲比的。」 
  
　　伊格納茲的笑容在臉上凝固，接著緩緩滑落，空氣中的高溫彷彿一瞬間降低了許多，文森特忍

不住清清喉嚨補充道：「我們寫了信，希望菲比也給你一點生日禮物，所以……」 
  
　　「——不需要小惡魔給的禮物。」伊格納茲厲聲打斷文森特。 
  
　　他重重放下自己的茶杯，這回裡頭的茶水毫不憐惜地濺出了一大半，沾濕他佈滿青色血管的

手與茶几。 
  
　　「簡直壞了我一天的好心情，文森特，這是誰的主意？」 
  
　　「爸……」 
  
　　「我知道，是梅西的主意，或是黛比。兩個小女人！噢，不，我想不會是黛比，肯定是梅西。」伊

格納茲不屑地冷哼，他瞪著被放在兩人中央的那只包裹，露出一副包裹裡被塞滿牛糞的神情：「不

需要，把它帶走，警告梅西不要多管閒事。她哪裡都好，就是這點足以讓我扣她一百五十分，文森

特。」 
  
　　「不管理由是什麼，這是菲比準備好給你的生日禮物！」或許是妻子遭到批評的關係，文森特

忍不住也強硬起來：「我不會收回去，因為這就是你的生日禮物，至少也看看裡面有什麼吧？」 
  



　　「還會有什麼？從她那神奇學校寄來的東西，肯定只有一大堆可怕的、魔鬼般的邪惡物品！」

伊格納茲粗魯地說著，一點也沒有想要拆開包裹的意思：「你瘋了嗎？竟然要我收下這種詛咒的

禮物，我保證我收下以後，我的壽命大概只會到明年我的生日以前！」 
  
　　「你才瘋了！」文森特大大翻了個白眼：「天啊，爸，你能別這樣嗎？只不過是份禮物！你已經

無視那孩子好多年了，你不只黛比一個孫女！」 
 
  
　　「我倒是寧可我只有黛比一個孫女！」 
 
  
　　爐火劈哩啪啦燃燒的聲音成為房間裡唯一的聲響，文森特僵硬地看著伊格納茲，覺得自己受

到比任何時候都還要嚴重的傷害，後背的衣衫被汗水染濕了一大塊。 
  
　　「我以為你至少會知道不該說這種話。」許久，他才顫抖地開口：「我以為……你知道，我不曉得

……菲比要是聽到……」 
  
　　「這你不用擔心。」伊格納茲別過臉，重新拿起自己的茶杯：「她早就聽過了。」 
  
　　「她聽過了？」文森特不敢置信地拔高音量：「她聽過你這樣說！你親口對她說過！」 
  
　　「在她還是個小不點的時候就說過了，不然你以為呢？」伊格納茲冰冷地道。 
  
　　「但她什麼也——」 
  
　　「她什麼也沒說，我知道，因為她根本無動於衷。」伊格納茲抬手指向文森特進門的方向：「就站

在那裡，我說了，比你剛才聽到的都還要多，但她無動於衷，你女兒的個性你肯定比我更清楚

吧？她就只是盯著我看、盯著我看……令人渾身發毛的、恐怖的小女巫。」 
  
　　文森特只覺得渾身發冷：「我以為你只是無視她。」 
  
　　「我盡量只是無視她。」伊格納茲瞥了一眼文森特：「得了，我的天啊，文森特，別露出那種表情

，你都已經幾歲了？我已經算不清了，我的算數一向不好……夠了，我會拆開它，你要是真哭出來

，我馬上把這個包裹扔火爐裡。」 
  
　　為了阻止自己的兒子把事情進一步複雜化，伊格納茲放下茶杯，一臉厭煩地抱起那個包裹：

「看看這個粗糙的包裝、亂七八糟的字跡……」 
  
　　「她是有點不認真。」文森特揉了揉眼眶：「但至少她做了。」 
  
　　「真是寬容，不是嗎？你跟你姐姐一樣，太好說話，太寵愛小孩。」粗魯撕開層層疊疊的羊皮紙

，伊格納茲慢吞吞地說道：「費森登孤兒院……充滿愛心的教育者，可惜好人不長命，倒是像我這

樣的討厭老頭活了這麼久，膩到不行……」 



  
　　文森特吸吸鼻子沒接話，關於姐姐克莉絲的話題經常在伊格納茲沒話找話說時被提起，明明

兩人都不是很樂意回想起美好的克莉絲的。他看著被伊格納茲隨手扔在一邊的生日賀卡，忽然想

到菲比曾在信裡問過他一個叫做斯坦利的男孩的事情。 
  
　　腦中浮現十多年前那個麥髮男孩抓著克莉絲手哭泣的模樣，文森特一直對自己沒能收養那個

孩子感到惋惜，而那孩子正是因為伊格納茲的反對和怒罵才無法踏進他們家中的。 
  
　　當時為了不惹怒父親而妥協的文森特從沒想過，有天那些怒罵會從一個有神祕力量的小男孩

轉移到自己的女兒身上。 
  
　　也許當時應該不顧一切收養那個男孩，那麼菲比就不會為了自己的特別而寂寞了吧？ 
  
　　文森特的思考被猛然站起身的伊格納茲打斷。 
  
　　「呃，爸？」發現自己的恍神，文森特連忙坐直身體，卻回想不起自己錯過了什麼，「怎麼了嗎？

菲比的禮物……噢，那是土撥鼠嗎？那個是玩偶還是抱枕？我想黛比會喜……爸？」 
  
　　伊格納茲沒有答話，他低頭看著自己掌心的某個物品，臉上是文森特曾在很久以前看過的神

情——鮮明的恐懼。他清楚地記得，自己上一次見到父親露出這種表情，是好多年前菲比頭一次

在伊格納茲面前施展魔法的時候。 
  
　　他吞了吞口水：「那個……」 
  
　　「為什麼？」伊格納茲說出來的話音在顫抖：「為什麼這東西會……那個小惡魔是怎麼——為什

麼——」 
  
  
  
　　「——為什麼科斯特的鈕扣會——」 
  
  
 
 
 

 


